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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學堂丨Human Rights Learning Studio

2010年6月12日—原住民文化生命關懷講座
· 主持人：許文英處長 /高雄市立空大研究處處長、人權學堂計畫主持人
· 與談人：Suming /圖騰樂團主唱及樂團詞曲創作者
         俄鄧. 殷艾/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主委
         陳麗君/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助理教授

許文英處長：很高興大家今天來參加我們有關原住民人權議題的座談會。我在這邊首先要跟各位來介紹我們今天很榮幸邀請到的與談嘉賓，首先歡迎圖騰樂團的主唱Suming，Suming是從台東趕過來的，我們先掌聲鼓勵一下，歡迎他來到人權學堂。另外我們邀請到的是俄鄧主委，我剛才跟他請教說主委他們的名字哪邊是姓，哪邊是名字？主委說他們通常不會去講姓的部分，所以都直接稱呼俄鄧，所以我們歡迎俄鄧主委可以蒞臨人權學堂，尤其等一下可以從政府的角度去談有關政策面的議題。另外一位我們很高興可以邀請到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的教授，陳麗君陳教授，他本人也是針對原住民的議題有做很深入的研究，也是在場除了我主持人以外的女性代表，我們可以從另外的觀點來看。我們今天的座談等一下進行的方式，我們先邀請Suming從原住民的角度來跟我們分享，原住民在整個全球化的變遷過程當中，台灣當然也是無法避免這整波全球化造成的衝擊，台灣的原住民目前遇到的有關生存發展上面，我們也知道聯合國也通過相關的一些有關於原住民族，或是所謂的土著民族也好，針對這一些他們的生存權益保障，或者是他們文化的保存也都有相關的一個規範，可能也許我們國內對這一方面沒有太去關注，或者說作的程度到底如何。另外台灣面臨的這種環境又跟其他國家是不是有什麼不樣的狀況，尤其像我們知道在台灣來講原住民他們面臨得大家會比較看到得隨著全球企畫的變遷，原住民族他們可能面臨到經濟上面、文化上面傳承的問題，但是在台灣還面臨到說，因為整個氣候的變遷，像前不久的八八風災，我想衝擊最大的就是原住民族，他們被迫必須要離開他們原來最熟悉的土地等等，我想這樣會有一連串的問題。那我們先請Suming跟我們分享一下他長期做為一個音樂創作人、音樂演出者，另外他也關心原住民的議題，他是從怎麼樣的角度來看這樣的議題，我們先請Suming來跟我們分享，他有準備記錄片，他會一邊講，一邊播放紀錄片。待會Suming講完以後我們再來進行座談。我們先邀請Suming。
Suming：大家好我是Suming，我就輕鬆講輕鬆聊，不要太嚴肅，我本身也不是很嚴肅的人。這個紀錄片是我自己請人家來拍的，我本身在部落從事的工作是著重青少年在傳統技能的教育訓練的部分，這是我參與比較多部落裡面的事情，我本身是寫歌的，是詞曲創作，在創作的過程中我會把一些部落的東西在實際運用上面，那種過程類似變成是一種表演，或者是一張專輯，商品化嗎？等一下請教老師好了。現在我先把我在部落裡面實際作的事情用一個短短的紀錄片，他不是很正式的記錄片，先給大家看一下。這是在2008的時候，也就是在兩年前。我本身是阿美族的，自己拍紀錄片，自己作配樂。Pakalungay是在講阿美族青少年的一種倉庫，他們是一種階層，阿美族的男性是用年齡來分階層，最小的階層Pakalungay大概就是國小畢業到高中，都只有男生。以前Pakalungay是一個常態性的阿美族本身一個教育的單位，現在變成學生都要上學校，我就透過像營隊的方式把大家召集回來，其實以前都會有，現在只能趁著學生不用上課的時間像是寒假或暑假，或是豐年祭之前部落裡面有一個傳統的氛圍的時候把他們召集起來。Pakalungay是指男生，所以這邊都是男生，有看到年紀很小，也很年紀很大的。Pakalungay在部落裡面是強制性的，每個人都要加入，現在大家都開始上國中高中，現在的狀態變成是自願的想來就來，或者是家長要自己的小孩子受這種訓練，所以就變成不是非常強制性的去要求青少年小孩子要學這些傳統技能，但是對部落有一個很好的向心力，所以參與的小孩子還蠻多的。在都蘭有一個很特殊的就是要娛樂老人家、娛樂大眾、娛樂來賓，青少年通常就是用歌舞，歌舞有分傳統舞和現代舞，現在有現代舞，老人家很開放，想說可以用現代的方式來表現歌舞，編舞的目的就是要娛樂長輩。都蘭部落應該算是很特殊，一般很少看到這麼多年輕人，在2008年的男生就差不多有40位了。其實就是透過階級的力量，強迫弟弟一定要出一個節目，我們的哥哥也會要求我們也要出一個節目，就會有一個責任感的養成。這個部分是我在進行傳統手工藝的部分，就是透過實際的操作，讓他們學做一些傳統器具，而且在豐年祭這些器具都用的到，就是他們做了就是他們自己用。竹子是阿美族在做器具裡面最常使用的，就是短時間可以製作成，我都是親自下去教他們做，老人家或許有一個傳承的意味，年輕人面對長輩他們可能會害怕，跟自己年紀比較相近的哥哥，他們可能學習的慾望會比較高一點。現在的家長比較不願意讓小朋友去碰刀子，因為怕受傷，我這樣有點在挑戰家長，但是其實都還好都沒受傷，讓他們親自拿刀子，大家好像都覺得原住民拿都子是天經地義的。Pakalungay就好像當兵，自12歲就入伍。都蘭靠海，所以有很多生活技能都跟海非常有關係。以前這些技能，像是撒網、勾海膽，現在已經比較少使用，所以就讓他們當練習。這樣的學習過程是讓人會喜歡的，而不是嚴肅，這是一個啟發的方式。
接下來的是女生的部分。我本來要自己下去教，但是我覺得女生的部分還是讓女生教，就讓部落的阿嬤教。還要感謝阿嬤的配合，一邊教一邊唱歌，讓他們能體驗以前的生活。很慶幸這些小女生沒有太排斥學這些東西，因為這些東西是有難度的，沒辦法速成，很多東西都要花很多時間。我有點像是在設計課程的方式，盡量把課程濃縮在一個下午或一天就讓他們體驗完，這比男生的課程還要難，女生的課程真的要花很多時間，以前的女生在學這些事情都是長時間跟在媽媽身邊學，也沒辦法讓他們編一個容器，只能讓他們編一個像是小的手機吊飾，讓他們體驗，這是在2008年的部分。在去年我們是挑戰難度比較高的部分，包括採野菜、海貝的部分，包括採完以後怎麼煮。這個就是有傳統也有創新的部分，我不會限制這些小女生去做什麼，就是他們喜歡他們就會去學這些技術，而不事告訴他們這是原住民就應該要學的東西，我都故意把活動包裝成像一個類似外面在學的手工藝，他們就不會覺得有責任感、好沉重、好無聊這樣，但是做出來的東西跟大家想像中傳統的容器有落差，他們就會做成手機吊飾，這是一種發展的方式，但是至少那個技術在這樣的過程中被保存。女生比較沒有什麼體能的活動，晚上就讓他們不斷的跳舞、練舞，還有請老人家來講以前他們生活的故事。跳舞在這些小女生來講是比較重要的活動，因為這個比較快。在教這些青少年的時候，我覺得女生的發展是最快的，這個時候(2008年)女生大概20個，到去年女生已經到40個了。也會發現有些家長會強迫自己的孩子來受這個訓練。
男生很多體能的訓練，阿美族的男生有很重要的核心，就是年齡階層，年齡階層就是要年輕人去學習長輩以及順從長輩，現在發展出來其實很多是軍人放到現在年齡階層組織在運作的過程，體能訓練跟運動是最多的。我就是會弄得很像在刁難他們，但是又要讓他們覺得很好玩。要讓他們覺得很辛苦但是很好玩，在這邊的年輕人通常都能認同他們的文化。他們是以階級為單位，每個部落的階級都有自己的據點。那些器具都是那些弟弟自己做的，包括帽子。
Suming：簡單報告一下，豐年祭，因為型態不太一樣，泰源部落是有一個老師在帶，東和部落有一個社區發展協會在帶，大部分的部落，其實我接手的那一年是因為沒有人帶的，所以我去接手，用自己演唱會的收入當做所有教育的經費，但型態的部分就變得較年輕化，因為年紀比較相仿，而不像泰源是老師或是社區的大人在帶，我接手三、四次，一直到去年結束之後，有大概八十幾個小孩子，在過程當中發覺到，其實還有很多青少年需要這樣的認同，可是他們會有一些懷疑，或覺得無聊，或是有一種大的責任感、壓力在，就是透過這樣夏令營的方式，讓他們慢慢習慣這些事情，像今年他們有一些不一樣的發展，尤其是女生的部分，這是我這幾年慢慢在帶的一些心得，從自己弟弟妹妹身上看得到的一些發展，今天也帶了兩位弟弟來，如果有甚麼問題也可以直接問他們，分享到這邊，謝謝。
許文英處長：非常謝謝Suming的分享，透過輕鬆的方式，能夠讓年輕一代的原住民，回過頭來學習、傳承原住民族的文化，紀錄片中也看到，現代跟傳統之間，怎樣能夠真的能永續傳承下去，這也是投入原住民文化傳承中面臨的一個難題，接著請俄鄧主委談，從政府的角度，對原住民族在現代化過程中，如何維持生存發展，又能保存文化，目前政府的推動如何，面臨的挑戰是什麼?
俄鄧‧殷艾主委：我是都蘭部落的語系，正好Suming在接這個工作之後努力募款，剛才我們聊天說，可以來申請錢阿，事實上各級政府有各級政府的申請方式，拿高雄的錢跑去都蘭，大概是有困難度的。在過程當中，阿美族的階級是很重要的，像長老級的，負責指揮，壯年執行，青年必須完成工作，青少年以下是學習，剛才聽到小朋友在講番刀，我們講番刀，是我們要出草時才叫番刀，通常叫片刀，曾經跟一位朋友出國，到了海關，他有帶一把刀，就不讓他進去，對原住民來講，這是生活很正常的器具，為什麼不能帶，他說那你幹嘛打領帶，我這一把就像漢人的領帶，我們出去就是要帶刀，不然怎麼把生活表現出來，這是一些衝突。高雄原住民落籍在高雄市的比以往多，我們在這邊做文化傳承的工作，從小的話，會做一個小小的豐年祭，每年也有獎學金，有一千多位讀國小，大概有三分之一人可以領獎學金，每一學期兩千塊，一年大概有三百多人，我們認為不應該這麼簡單就領到，所以每年就會辦小小豐年祭，第一屆是辦阿美族文化課程，有些闖關活動，第二年教育局覺得說要結合原住民、客家、閩南的大鍋文明，我覺得跟這些文化融入的話，原住民文化就被排斥掉了，我覺得被稀釋掉不好，因為漢人的小朋友比較多。今年是排灣族文化，上上禮拜才辦完，用闖關的方式讓小朋友學習，在領這個錢之後至少他也知道能夠學習其他族群的文化，我覺得這是一種傳承、重要要做的，政府部門其實可以來做。其次是語言的部分，學校有語言教室，也有語言老師在教，的確我們受到衝擊，這些語言到底重不重要，變成是說，有些學校的鄉土教學，原住民語言不見得能成為正式課程，對我們來講很不公平，但也很無奈，還是必須面對升學壓力，比如說沒有考母語認證的話，可以加總分百分之二十五，有考認證變百分之三十五，這是去年，今年少百分之十，這是逐年遞減，減到百分之二十，相對的要考母語才有百分之二十，沒考的話，大概也沒辦法享受加分制度，這個對我們來講都不是很好，覺得乾脆就加百分之百，還是會被說原住民就是不愛讀書。至於就算加到百分之百，有些原住民孩是不會讀，因為面臨到經濟問題，沒錢怎麼讀書，東華大學有一個民族所、民族學院，但是他也是一般的課程，沒有很特別，其實我們要求的民族學院是完完全全屬於原住民的東西，不過他跟一般大學沒什麼兩樣。過去有兩所學校幫助原住民非常大，南部的內農工，中部的仁愛高工，原住民去那邊讀書都不用錢，除了讀書還有獎學金，我們的民族學院完完全全的學原住民的東西，招生絕對沒甚麼問題，更何況有很多原住民學者，其實政府可以有一些配套，這當然是中央政府要去做的事情，那地方政府扮演的角色，就像剛剛講的那些，例如三歲以下小朋友可以補助，因為要做配套，上了國小，市府每個月補助三千，營養午餐，國中國小也有，希望幫助小朋友不要輸在起跑點，至於文化類的活動，一年有辦五十場，我們這邊有同鄉會，其實是同村，同鄉是非常大，大概有六個部落變成一個鄉，在都會，能夠有像部落這樣其實不容易，讓他們聯誼的性質，我每年也會辦豐年祭，當然不像部落一樣，比較算像聯誼團康性質，今年七月三十一號，預計在衛武營，辦這樣的一個活動。四月份我們辦的同鄉會，他們用他們的傳統，唱他們部落的歌謠，過去都辦在公園，那慢慢的提升從社教館到文化中心，未來如果有流行音樂中心，當然我們也會把原住民流行音樂融入在社會裡頭。還有文化藝術中心在衛武營如果成立，其實我們也可以把他拉到很高檔的環境，我覺得台灣東西能夠拿出去，原住民東西是很重要的，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主題曲名合唱團把它拿過來用，讓全世界都知道這是台灣原住民，但這是被盜用，後來唱這首歌的他是五十八歲去法國的音樂節唱，真正用到的他已經七十八歲了，得到這個殊榮之後沒多久就死掉了，奇怪，原住民音樂一定要出國回來才被受肯定。去年台灣辦了世界運動會，我一直希望讓外國人來聽聽看西洋音樂跟原住民音樂結合，我們有一個叫打鄧樂團，他是敲擊樂器，我們也在高雄結合，在文化中心辦，回響很棒，我們也嘗試說把西洋音樂跟原住民音樂融入，爆出的火花蠻不錯的。我們能夠做的就是儘量把它完成，如果說Suming今天在這邊辦的話，我們也可以把它完成，我知道他很辛苦，去籌募這些錢，讓弟弟妹妹去享受營隊，我相信應該有管道只是我們不知道，通常原住民最痛苦的是要寫企劃書，這不是我們的強項，原住民本身就是口傳，用嘴巴講就可以，能不能直接錄音錄起來，我的企案在這邊，但政府又不可能，他一定要文字，我們每次都是輸在這邊，這就是很困難，但我們也在培養會書寫的，可不可以用我們的習慣，大概他喝酒喝到八分滿的時候，他的計畫特別好，但是沒辦法這樣子做。這個部份政府部門會來做，但還是要靠中央政府，我視覺得有啦，譬如說跟中央政府談一項計畫給我們在都會叫做原住民的生活發展計畫，而且那個都是福利，也不能拿來用，譬如說購屋補助，原住民買房子，從今年可補助二十萬，還有修繕、醫療補助，高雄市的醫療補助比其他縣市好就是，受傷之後住院，除了健保給付外，個人的負擔如果一萬塊，我們補助七成，就是你只負擔三千，七千政府吸收，這不是一件好事，剛剛主持人也提到災區面臨最大問題，我發現慈濟的介入，改變了宗教信仰和文化生活，簡單講說慈濟是不殺生的，但原住民要狩獵，就跟它有衝突了，他不准在他們自己的環境殺豬，他就偏偏要殺豬，因為布農族不吃肉活不下去，那慈濟又是不殺生，在這邊完全是受到衝突，他們都是信基督教你偏偏要他信佛教，整個秩序都亂了，這也是一些要討論的。
我再跟大家報告一下，我們剛剛談到一些語言，中文不是我們的最強項。這個過程中他學習到很多阿美族的語言，也有學習到很多阿美族的文化。也有創新的部分，文化是不斷地創新。因為現代化，有一些過去的物品我們已經拿不到了，一些東西用現在的來做，他當然就會變成一些創造的東西。阿美族是這樣，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我們都會開玩笑，阿美族在天上飛的，除了飛機沒有吃過，其他大概都吃過了。在海上的大概除了船沒吃過，其他大概都吃過了。過去有一個叫做李光輝(譯名)的，他在南洋待了35年，結果他回來東海岸，回來二年就死掉了。為什麼?開始學會抽菸、學會喝酒。就被汙染的空氣給汙染了，如果好好在南洋那邊，或許還不會死那麼快，環境改變他很多。我想就簡單先做這樣的回應跟大家報告，謝謝。
許處長：謝謝俄鄧主委，那剛剛主委也去談到，我也有很深的感觸，其實原住民族說到底還是教育的資源願不願意投入。因為那可能是問題最根本的地方。那我在想就是說政府有沒有這樣的魄力，我在幾次人權學堂的座談有去提到說我們往往都會把人權，把一些本來應該屬於人權的議題或者是他的一個重心，但是我們太常把他想成一種社會福利。當你把他想成社會福利的時候，你就會去考量說我這麼做的話會不會造成預算排擠的效應。所以這個東西還不是那麼迫切，所以就先暫緩，或者等有能力再做吧。那我剛想到就是說，剛剛主委有去提到，高等教育，其實甚至可能從小學國中如果說都能夠政府可以把文化當作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資產，目前我們國家在談的不只一種硬實力，或者談到軟實力的觀念的話，軟實力很多就是文化的呈現。那當然台灣是一個海島型的文化。我們知道，但是台灣在整個現代化的過程中有時候我們要去凸顯出台灣文化特殊性在哪邊，當然不是說我們要非常特異去排除掉外來的文化。但在整個全球化的過程當中，台灣的獨特性在哪邊，尤其我們又和中國大陸越來越多的融合，那在這過程當中，台灣自己的主體性我們也許不是在講政治上的主權議涵，但是你文化的主體是在哪邊，可能也不是只有所謂的閩南文化，可能原住民文化就是很重要的一個國際資產，這是我們必須要去思考的。那如果說這樣的教育資源，政府可以很大膽的投資下去，畢竟原住民族不是很多數的民族，所以相對來說，政府如果有這樣的魄力可以投入資源，尤其是原住民文化，有時可以轉化為很重要的經濟資源。我想會對於原住民族本身來講，也比較不會說他在整個現代化的過程當中，他好像有點迷失，我真的要繼續去投入傳承我的原住民族文化嗎?相關的一些文化的東西。那我活得下去嗎?我以後在市場上有出路嗎?這些其實都是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而且有時候是會惡性循環的，但是如果政府肯大膽投入這樣的資源，甚至我們能夠去想說政府如果不願意的話，民間願不願意有沒有這樣的遠見可以辦這樣的學院，培育這樣的原住民族的文化。不管是多懂層面的音樂也好、繪畫也好或是相關的東西，我想這整個才能去扭轉好像原住民族永遠是在知識上、教育水平上，永遠是相對的弱者。這是我一點感觸。那我想我可能有很多都沒有觸及到接下來就是請陳教授跟我們做一個分享，以學者的觀點。
陳麗君教授：各位好，很榮幸今天可以看到這麼棒的一個影片，跟各位分享。我想，我就從自己是社會語言學工作者以及調查層面來跟大家分享。我想針對經費的申請，我想經費申請就是像他剛所講的就是需要一個行政的程序。那我覺得你們可以申請的地方，除了台東市政府外，還有文建會還有原民會，這三個地方加起來的經費就很多了。關於在這個企畫的書寫方面，像我們系上不是台灣文學系針對閩南文化，我們也有開設原住民文學、語言的課程。所以說我覺得這方面你們有問題的話，隨時可以提出來。我們可以提供我們的協助，譬如說在書寫企劃書方面。我真的很敬佩您這樣的付出。因為我自己在做的所謂的語言的傳承或者文化傳承上面研究，大多數的問題就是沒有辦法將他們的語言或者是文化傳承給他們的下一代。譬如說我做阿里山鄒的文化語言的意識和傳承，還有我針對全國大學生北中南東這四區所有的大學針對大學生們自己語言意識的傳承。那我發現，其中原住民的大學生，基本上他們是最有母語意識的。譬如說閩南族群大概只有80幾位同學認為台語是自己的母語，但是他們有80%會說台語。相較之下原住民族群認為自己的母語是原住民語的有90%以上，那你會使用的語言100%是國語。所以回到問題的原點，什麼是文化?當然文化有很多種呈現的方式，譬如說是音樂、或者像剛剛我們看到的是一些生活的技藝或者是編織，這些都是文化。可是我覺得還有一點很重要的是，全世界無可取代的，就是我們自己的語言。南島語族是全世界分布最廣的語族。那最近這方面的研究非常受到重視，從三百年前發現南島語族是分布最廣的語族，而且發現台灣是南島語族最早的分散地。他分散的地點北至夏威夷南至澳洲，這些通通都是南島語族的分散地，所以非常受到重視。那台灣最近開始我們發現很多大學生，連博士班的學生都在研究南島語族。因為這塊研究是值得開發的處女地，甚至關係到人類海洋文化的發展，還有人類原始祖先在什麼地方，都有很大的關係。可是就像剛剛俄鄧講的，好奇怪，我們的文化都要過水後，才會受到重視，對自己在地文化不重視。不過我覺得近來這幾年有很大的改觀，就是所謂的全球化和在地化，這樣大家間接發現到所謂全球化衝擊在地文化會消失，譬如說現在到處兩三步就一家7-11，可是我們過去的雜貨店，像我們小時候喜歡玩的抽紙籤，那些東西都漸漸不見了，所以大家都拼命說我們要怎樣保存，要怎樣發揚自己的文化，又回到語言這個東西。一般來說他是一個文化的身體，文化的靈魂，文化象徵表現是用語言表達出來。所以您這個訓練我有一個建議就是說，譬如說剛剛的奶奶會一邊編藝術品一邊唱歌，像這部分的傳承我覺得很重要。因為現在很多祭典譬如像小米祭典，各種各式各樣的祭典通通都會流於形式。譬如說，西拉雅族為什麼會消失，就是他的語言不見了，他們再也不知道他們是西拉雅人。所以我們現在譬如說平埔族的夜祭，那很重要我們想辦法要把這個歌詞，至少把這個歌詞的原文記錄下來。可是我們現在問到說這代的公公婆婆，都不知道歌詞是什麼意思。他們只是依樣畫葫蘆，那我覺得說，那可能您在做這個傳承的時候，是不是也要注意到這點。譬如說規定大家一起來說族語，這樣大家更體會到說，我們是一個團體，那別人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譬如把它當成一種活動來玩。我們在語言學上最常講的，或在我們社會學上最常講的，要怎麼讓一個民族活化，那最主要基本的就是三個：人口學的概念、或者從地位學的概念、或從行政上的概念來看，那當然這個原住民人口在台灣大概是百分之不到零點二，也就是權台灣的原住民人口約五十萬左右，那這五十萬就像剛剛許教授說的，這五十萬如果我們政府可以大力投入經費，把原住民語當成國家語言，事實上，所謂國家語言這個草案在2003年文政會已經通過了。像剛剛俄鄧主委講的，我們現在需要的是一個大學，整個都用原住民語來教育，那我們目前的措施除了升學之外，在行政上面是不是至少說在我們個個原住民的鄉鎮公所的職員，規定通通只有原住民籍的才可以進去。我覺得這是最基本的，我們雖然沒有要求原住民一定要自治，但是要達到自治之前的所謂基本的條件，可能我們要先把他湊足。那我們從夏威夷或者是澳洲毛利人這個南島，他們推行最成功的例子，或者我們從英格蘭或者愛爾蘭的例子來看，我們可以看得出來說所有這些成功民族的運動，都是由下往上的，所以像這種活動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政府不會去管，他會說我丟給每個族群一塊大餅，用完了能死能活是你們自己的事情。那事實上，他就沒有顧慮到說，每個族群的起跑點不一樣。譬如原住民是一直被欺負已經送到急診室的狀況，我給你這塊餅能恢復的資源有限。所以我覺得我們除了怎麼樣在做這些活動時候，可能第一個要注意的就是，我們想辦法譬如像剛剛俄鄧提到的語言潮這個問題，那就是說從這個社區，就像我發現都蘭社區真的是非常團結。老人們對年輕人的工作也非常好，是不是可以更加結合，這個語言潮放在學校事實上是沒有用的。因為學校是國語扼殺所謂的族群語的最大媒介最大推手。只要學校沒有把所謂的教學語言改變成族語之前，學校只是有權利扼殺語言媒介的這個推手。那所以最好的辦法還是由下往上，譬如說在族群裡面，爺爺奶奶他們隨時就是所謂的學堂，那在這邊像過去俄鄧也說到，我們原住民是所謂神話傳承這個工作，最主要是口傳的工作。由原住民的爺爺奶奶當老師，一個禮拜撥出一次的時間來上課，可以聽一下原住民的故事，知道阿美族這個七彩群的由來。像這種故事，基本上能夠用族語傳承，我相信對自己族語的加強，會更有凝聚力。那我是僅僅用我從這個語言觀點來看文化這個部分，我想就先分享到這裡。
許文英處長：非常謝謝陳教授的一個分享，那這個讓我想到我覺得我不知道這天有沒有可能會實現，但是我真的很希望說未來我們可以看到，即使我們自己非原住民族，我們都會有所謂的被要求要不要修除了英文還有我們熟悉的國語，現在還要會講台語、客家語，但是撇除台語、客家語不說，我們平常就會講得國語，一上課就像剛剛陳教授講得，已經是一個霸權的文化。但是，我們被要求要學英文，甚至是第二外國語言。但是我覺得對於原住民族而言，我反而會覺得族裡面有這個學堂可以透過老一輩的人繼續做傳承，但是我覺得要更積極一點的就是，你成立這樣一個原住民的學院，他變成類似是一個強迫性的，如果你的語言真的要能確實傳承，那就不是每周或每個月回來一次做學習，而是變成你的必修語言。而且這個也是變成說，原住民族這些人力資源可以繼續永遠保存下去。因為你有這樣一個需要，你有這樣一個教學需要，所以原住民族他們的求學過程當中，之後他可能還是會回到這個文化傳承上面。他可以做這樣一個教授的動作，他會成為這樣一個學者。這樣整個文化才會生生不息。那我反而覺得說，因為我們這個原住民學院成立起來，有十四種語言，也是要求學第二外國語的方式，也是一個選擇性的。一個很現實面的問題，你必須學習英文、國文。但是，如果你是一個阿美族，你的第二母語，你就被要求你一定要學母語。所以類似你選法文、日文，在全世界這樣潮流下，你可以自由選擇的話，那麼我覺得，譬如說你的阿美族語，要求你就是必須要去學。那麼這樣其時也創造很多的需求出來。我們就需要原住民語的老師，阿美族語的老師，達悟族語的老師。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長遠永續經營的考量，那整個台灣民族文化才能繼續傳承下去，而且甚至我們可以去培植這樣國際有名的教學學者。就像我們常常會覺得很多其他國家為什麼文化可以發揚光大，因為國外的政府願意投注大量的資金，他不惜重金聘請國際有名的學者，來到美國來到歐洲，那同樣的道理，我們可能既然原住民文化是台灣很寶貴的資產。我們甚至就應該去聘請有名國際的原住民族研究的這些學者來到台灣，這樣子原住民的學院，我想他也會慢慢地讓人家去覺得重視，會激起原住民族願意去從事這樣一個研究，從事這樣一個原住民文化保存。這是一點感觸，那我想我們最後再請Suming，我們已經有從政府的觀點和學者的角度去看了，那你這樣聽完後，你還有甚麼樣子的一個回應，可以跟我們分享。
Suming：你們還有想要聽的嗎?是有很多想法。我相信只要有心，部落真的會不一樣，會變。但其實對我們在做這種比較已經是第一線的，比方在執行等等講到政府或是講到學者他或者他講到那些，我們都覺得很遙不可及。甚至就是覺得說這些東西，你們是從哪裡想到這些?你們想到這些的契機在哪裡，還是他只是一個想像而已。我們會覺得很不真實，比較偏激的就會覺得我根本就不吃你這一套，我這樣做其實做得比妳們還要好，不過這樣做那道隔閡其實就很深，很辛苦的人就永遠都很辛苦，他的力量永遠就這麼小，格局都不會變。發現狀況的時候，其實都已經不行了，我們才要去幫他這個樣子，我覺得我會是這種狀態。其實Pakalungay在我之前其實有一個叫做林政村(譯名)老師，他是利用國中資源來做這些事情，就像俄鄧主委他講得，就是透過很會行政這些事情去教育部，利用國中資源把Pakalungay國高中生拉進來，拿來做這個事情，那也沒多久，後來也沒辦法繼續維持。到我前一任是一個藝術家，他是接了一個社區的委員，一個幹部的位置。但是社區跟部落不太一樣，有非原住民跟原住民社區的一個型態，於是就成立一個工作室，很像社團法人，透過跟政府溝通過程中，他也撐不下去了。我就看到兩個一個是用學校資源一個是用政府資源，我後來就放棄了，我不想那件事情，我做得比他們好。我是覺得很有自信說，我做的反而比他們好。我真的很需要錢，我是被錢所激發的，激發我自己帶如此多的小朋友。剛剛有提到要一個語言的環境，我覺得不可能。其實教會有，有些老人家上教會。但是小朋友根本不愛上教會，他根本不喜歡，他坐在下面兩個小時，都是講母語。問他們，你們剛聽到什麼，你們會講什麼，不會。他根本就沒有那個想法，也沒有想要學習的慾望。那感覺就很奇怪，我就被逼，好，我要出母語專輯。因為我看到很多人學韓文，我就想說你們要偶像，那我來當偶像。我出一張母語專輯，我把自己用得很像偶像，那你們就會來學我的語言。我自己花了三十萬拍一支MV。我們來看一下MV。這首歌全部是母語發音，這首歌叫做Kapha年輕人，有美麗的意思，歌詞內容非常簡單，就是幾個單字湊在一起，我想說用電音效果比較好。我覺得語言是最純粹的東西，都已經在加護病房了，你要讓他怎麼活下去，我要把那個加護病房變得像明星一樣，這樣大家就會注意到他，來加護病房看這個明星，這是我的想法，在做這張專輯我在想這個語言可以發展到什麼程度。其實我的唱片老闆根本就不支持我做這件事情，我又沒有錢，我就找一些藝人的朋友來幫我，梁文音、王宏恩還有胡德夫老師，來當嘉賓，唱阿美族的歌，規定只能唱阿美族的歌，當然他們也不會唱，不過也是唱了阿美族重要的吟唱方式。在這個過程當中，逼得所有歌迷跟我一起學唱阿美族的歌說阿美族的話，去做這個事情。有發現好像不太一樣，因為大家喜歡，透過這種喜歡，讓很多人來參與。事實上最成功的推展方式是當歌手，反應最好，最有效果。我還蠻期待張惠妹變成阿密特在小巨蛋開一場卑南族的母語演唱會讓全世界人都看到。但是沒有，只有一首歌在專輯裡面。當然還是可以期待魏德聖導演的全母語的電影，這是不是有契機，我不曉得，這是我的想法。
許文英處長：謝謝Suming這麼的演講以及這麼棒的音樂錄影帶給我們欣賞，我也聽得出他的感觸，我覺得這個可能還是要多管齊下的。是年輕人能接受，以偶像方式去讓他們講原住民語。但是這個還是無法搶救原住民語，的確使用不同的文化、藝術方式，讓人學習原住民語。透過這樣的方式的確可以拉近現代的原住民族，他願意繼續再去接納這個東西。如果政府能夠願意去投入這樣語言教育訓練，透過教育國小國中高中的規定學母語的方式，可以繼續傳承下去。我覺得那個可能是比較根本性的，而且他不會覺得說你突然叫我待在那個語言環境當中。因為我們也是從小學國語被強迫在某個環境，因為你的上課就要學習。這個用比較永續性的來看待這個問題，這個工作還是得做得，但是透過很多元永續的文化，的確會比像說弄一個社團組織在那裏，的確Suming的方式是比較生命力比較有活力的。剛好Suming提到這樣的議題我也想要預告說，我們暑假有人權創作月的活動，那我們也從音樂這個角度，我們也在洽談一些，透過年輕人的音樂創作，去把不同的人權議出來。我在這裡也提出這樣一個邀約，我很希望說透過不同的方式，談人權不要很枯燥，他可以有很多的方式。那我們另外一個是人權插圖的徵選活動，讓年輕一代去關注議題。當中原住民議題也是我們所關注的。台下有觀眾有問題嗎?

與會民眾：我先自我介紹我是奉我女兒來參加的，我女兒是Suming的粉絲，來參加這個講座。我女兒非常推崇Suming,，甚至到台東去聽演唱會。我覺得Suming是非常難得的年輕人，那我想請問你，你在你們部落舉辦這個Pakalungay是你覺得你有這樣的使命嗎?

Suming：發生的契機是這樣子的，以前在我那個時候已經快要中斷了，我上一屆的那年的成年禮只有一個拉監察，而且那年是在天主教堂裡面辦的。部落的人也都不參與豐年祭，天主教還有辦。後來有起來，起來的那一代就是我。後來不斷跟公部門的過程中，後來交接給大哥，他用一個文化藝術團的名義舉辦。小朋友就沒有興趣，好像你是來參加這個活動，所以我們是被規定的，沒得選擇，過程當中，我們這幾個還有興趣的就留下來，但下面的就越來越無聊，後來變成文建會的活動，有一年把祭典變成文建會其中一件案子，小朋友在學英文，我看了覺得怎麼會這樣子，參加這樣的活動，它也不是強制性的，因為我們也不是上課，不像我們那時候老師是規定的，好像老師是騙我們的，規定我們要來，但是那時候小朋友就乖，因為在那邊學的跟上課學的是一模一樣的東西，小朋友對學校的事情已經是很沒有興趣的，暑假好不容易，他們感覺是可以來玩的，但當你又是學校那一套，小朋友就閃了，我記得大哥他也是很困擾，因為它必須要核銷，有一些東西是政府要求的，那他不得不那樣做，這樣就沒有那些經費，但卻是效果不好，所以那些小朋友就跑掉，不想跟他訓練，那些訓練也不是在山上，就是部落裡面的那些，現在的糖廠，就在那邊辦。　　

以前是在學校裡面辦，現在是在宿舍裡面辦，這樣下去，這群小朋友之後就沒了，這時候我就跳出來了，反正都要帶嘛，我就用遊戲的方法帶，但我在帶的過程當中，發現好像要錢，至少吃飯要錢，而且我們每年還會進行祭典當然這不是常態，這是一種基層的，你沒有經過那種儀式就沒有榮耀感，就沒有加入這個階級的…那這個，也要錢，也是兩三萬跑不掉。你一個歌手嘛，我第一個就想說一場演唱會收入也差不多兩三萬塊，我就這樣想，那一年我就用樂團的名義去辦當然還是跟公司有協調，公司還是有些規則，有賺到一點錢了，好像可以做一些事情，就去做了。這是我自己在做一些事情的發展啦，說有沒有使命感，其實我也是誤打誤撞，一直發展下去就變成這張母語專輯了，然後他們就變成我的dancer會撒網的就撒網，會跳街舞的就跳街舞，就進去了。事情的發展就變成這樣。我發覺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自主權。我要怎樣就可以怎樣，我用講話的就可以把事情辦好，因為我是口傳的，我們不用跟你一來一往，浪費時間，我覺得有時候那一些情緒會消耗掉，這些情緒會消耗掉讓你不想去做這件事，我覺得真的有一些年輕人，他願意回來啦，這是我的感覺。但中間的過程其實很多啦，當中也遇過ㄧ個瓶頸：想說我已經走到唱片這一圈了，覺得事情到這樣已經是極限了，再怎麼唱，原住民的歌聽起來也是這樣，我也不知道這是不是冒險，唱片公司ㄧ毛錢都沒出，我們自己拍一支ＭＶ自己去問商業電台願不願意播，這是我下一個在做的事情。

與會來賓：我是覺得，你這個Pakalungay祭典活動，是一個原住民文化的傳承，是一個非常好的活動，你也把它辦得有聲有色，如果你可以把它提給原住民委員會，畢竟成績做出來了嘛，因為這不是說他們錢先給你，你再做，而是你已經做出來了，不知道原委會是不是可以協助，讓這個文化季繼續傳承。

俄鄧‧殷艾主委：要做個說明，關於原委會，其實剛才Suming有點到，我們是地方的，中央喔，那個行政流程他們最不想碰，他們有一些規定，從我來看，為什麼大家這麼哈韓、沒有人哈美原因是因為韓國政府願意把它們當作國際級，花錢投注在某幾人身上，但我們不是阿，比如說Ａ-Mei 它可以代表很多原住民，演唱會上掛一個琉璃珠就可以代表很多時尚的，可以幫助這一些，但我們有很多其他的族群不是這樣，那是不是每個族群都要有，我說這是主政者有沒有心阿，如果他沒有心他也搞不清楚，那你說Suming做的這張專輯，到底市場接不接受呢？所以他做的其實是對阿美族的社會責任，如果每個歌星對自己族群都有社會責任，比如說，梁文音，他是魯凱族的，葉瑋婷，她是排灣族的，如果政府有心，可能可以從下面來支持，但我悶現在面良的是生計問題，我到底要不要？沒有錢他也做不下去，那到底政府願不願意，說這部分我如何投注，投注多少，我坦承跟大家說中央政府特別預算五十億，行政院拿了三十四億八千萬，只做兩件事，第一件叫做農路第二件叫做部落造景，完全跟文化沒什麼關係，我那時想說，能不能四億八千萬，每年撥一一兩千萬在都會區，現在原住民在都會區非常多，但中央政府沒有這想法，錢通通撥到部落，但部落也說沒錢，都會又沒有錢，錢跑去哪裡？如果政府願意投注的話，想想現在在語言市場上，我們已經被消滅了，因為種族隔離同化等等，如果願意從小時候，國中高中大學，完全由我們自己像毛利族一樣來教育，也許可以，但現在大家都一般化，我們都不管，你原來是什麼，我們一出生就跳到漢族的文化，我們學得也很痛苦阿，我們加分還要被你們（漢人）罵，說你們憑什麼加分，這環境已經是不公平了，但我們講的也只是理想性，讓大家知道，自制對原住民來說是最有幫助的，很多先進國家，已經對原民的自治已經有到這種地步了，但我們國家還沒有，其實這是我們的終極目標，我們有努力在做。如果我們的主事者，有這種想法，其實比照韓國，就這樣讓他們走上國際級，想想我們的語言，「阿美語」多了一個「阿」就沒有人要學啦，這是大環境的問題，我想這是很複雜的問題啦，也不是說一下子就可以，只是今天看到Suming這麼年輕就有作品，有感而發。希望大家多支持我們都蘭部落啦。

許文英處長：謝謝俄鄧為我們做一個回覆。我想我們還是回到語言的問題，我想政府還是要去思考，如果認為一種語言因為使用的人少而說它會瓜分資源，把人權的議題變成一種社會福利議題，想說我要不要再把資源投注在這一塊，等等，其實也不是每一個部落都有成立這樣的學院，或許可以說建立一個國小讓語言變成一種當地小學的課程，讓他們去學習自己的母語。我想，唯有不要讓人權的東西變成是一種社會福利議題，從根本改變想法，這樣才有可能扭轉很多後續相關政策的實踐。

俄鄧‧殷艾主委：我要補充，台灣其實有４３族不同的語言。

許文英處長：我想座談大概就到這邊做個結束，不知道Suming是不是可以加入我們這個人權創作月，為了我們音樂創作相關的，喚起年輕人的興趣，否則他們可能會認為說人權這個議題是不是很枯燥，很痛苦的，但其實它也可以是很多元的，台灣太常把「人權」想成說］，我有沒有集會遊行權，太常關注在政治上，但其他方面還是需要很多的關注，也需要很多創意性的思考。謝謝，我想Suming應該是答應啦，我想我們可以期待，暑假Suming帶給我們更多的驚喜啦。謝謝今天各位的參予以及與會來賓帶給我們的寶貴意見。
